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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们如何从知耻走向尚荣？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悔恨是人们由知耻走向尚荣的心理转折点。

而这种转化又以知耻为道德前提，即个体已有善恶是非观念，且处于祛恶向善的待发点上。如此，这种道

德心理转化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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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荣与耻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荣是对善的肯定性把握的话，那么耻则是对善的否

定性把握。也就是说，耻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对善的追求，尽管耻首先意味着一种恶。但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人何以从知耻走向尚荣？其心理转化的隐蔽机制是什么？一个人何

以能“知耻而后勇”？我们认为悔恨是人从知耻走向明荣的内在机缘。仅仅知耻，还达不到

扬善，达不到行善，至多只知道善。个体如何在心理上自觉地祛恶扬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心理转化的关节点，我们所提倡的知耻明荣就是一句空话。 

一、 知耻：道德感之心理基础 

耻与恶是同等意义的概念。耻本身不是善。耻是非善，是恶。耻本身所指称的是这样一

类社会现象，这类社会现象不合乎、乃至违背了社会以善所指称的那些肯定性价值标准。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耻从否定性的方面规定了善，另一方面，耻本身又是要被否定的

内容。这样，可耻的现象本身并无可值得肯定的内容。不过，由于耻本身是恶，是对善的否

定，故，对耻的否定就具有双重功能：在否定恶的同时就肯定了善。耻感不同于耻。耻感是

行为主体依据内心所拥有的善的标准对特定行为、现象所做出的否定性评价而形成的主观感

受。这是行为主体对这种不合乎善的行为、现象的自觉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认为，

所谓耻感是在人身上所存在的灵与肉、永恒与暂时、本质与生存之间的内在紧张。这也就是

说，它存在于人自身的欲望与能力之欠缺之间的紧张与对峙。舍勒说：“羞感是一种提示；

我们的存在不是为那个生物学的目的之世界，而是为一个更高世界而确定的。只要一种已经

给定为更高的使命在那些与之对立的倾向上遭受挫折，就会出现羞感。”[1]

耻不同于罪，耻感也不同于罪感。罪感是以人如何面对上帝，如何面对自己为前提，以

内省的方式审视有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有的话，即使是自己的行为而没有涉及到别人，

也会心中不安。[2]而耻感则正相反。耻感则是以别人的评价为主，这即是说，它是依靠外在

的强制性力量使主体意识到自己本不该如此，从而在内心产生一种内疚、不安、懊悔。这种

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象罪感一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一个人虽然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即使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欠缺之处，仅仅通过耻感意

识，无法使他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对他来说，只要其行为还没有公之于众，就没有必要懊

悔，坦白只会自寻烦恼。所以，“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

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

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

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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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作为伦理本位的社会，道德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对俗世的超越性东西的存在，“惟一能超越具体

化的世俗关系的‘天理’也是理念化的‘心’，因此‘羞耻感’在‘良知系统’中的比重也

就远远地压倒了‘罪恶感’。”[4]在中国文化的结构内部，由于缺乏自我人格观念，因而人始

终是在“二人”当中得到规定的，这即是说，“人”只有通过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社群才能

得到实现。由此，当一个人无法在这些规定中达到做人的标准，那么，耻感就产生了。通过

“面子”、他人的评头论足激发出一个人的耻感来。“丢脸”、“留下话柄”、“不把别人放在眼

里”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文化中耻感发挥作用的内在文化机制。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西

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因为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犯下的罪行成为人类

的原罪，这种原罪在宗教的作用下，成为西方文化当中对人之行为发挥制约作用的另外一种

机制。在西方思想史上，尽管由于深厚的宗教文化影响使罪感而非耻感成为其基本内容，但

这并不意味着耻感在西方思想史上就不重要、不具有人的存在本体论价值。相反，耻感仍然

通过罪感意识与内心宁静这两种方式特殊存在着，并展示出深厚的社会精神价值。一方面，

耻感通过罪感意识既表达了人的超越性本质的存在，又表达了生活在世俗世界的人相对于自

身本质、完满、理想存在之欠缺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耻感通过内心宁静的人生幸福追求

形式既以肯定性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真实存在，又表达了人对耻的恐惧以及消除这种恐惧的实

践意向。 

知耻，表明行为主体对自身内部欠缺的一种自觉意识。这也正是人之为人，人超越其兽

性，人比动物高贵之处。“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上若人，何若

人有？”[5]人虽然还有着从动物界进化而来遗留下来的自然属性，即孔夫子所说：食、色，

性也。但人之可贵之处在于他已经超越这种自然的本能，把它变成人的生活方式。人已经从

动物式的本能中解放出来，动物的所有活动只受本能驱使，而人不同于动物、人高于动物之

处在于人有意识、有理性，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乃至行为之可能结果进行利弊权衡。所以梁

漱溟说：“本能生活，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须操心自不发生错误。高

等动物间亦有错误，而难于自觉，亦不负责。惟人类生活处处有待于心思作用，即随处皆可

致误。错误一经自觉，恒不甘心。不有错误不足贵；错误非所贵；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

贵莫大焉。”[6]正如梁漱溟所言，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而人之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于错误的

自觉认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知耻标明行为主体身上那可贵的自我反思能力，对

自己行为的一种自觉意识。 

二、 悔恨：道德感之蕴育 

知耻，只是说明主体对已住行为的反思，认识到自己和某种理想的善相比较而存在的某

种欠缺。这种意识虽然是自觉的，但无法充分说明人如何把握善，如何准确地践履善，也就

是说，还无法说明人为什么能从知耻而达至明荣。在耻与荣之间过渡的关节点是什么？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悔恨是个体主体知耻明荣的中介。 

悔恨首先意味着主体对自身生命一段过去的反思，通过反躬自问，这一段历史在其生命

历程中获得崭新的意义，构成个人生命之流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但人们往往对悔恨持有误解。

有部分人把悔恨不仅当作无益的负担，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欺骗，它使我们回避过去的现

实，不敢承担已往行为之后果。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通过悔恨这种心理体验和行为使我们

看到人之自我完善的内在机缘，也人为地斩断了人的这种自我完善的内在机理，或者说它把

人们禁锢在不可改变的过去之中。这种观点造成对悔恨的误解，且这种误解的影响非常深远。

悔恨既不是灵魂的累赘，也不是自我欺骗；既不是灵魂不和谐的明显征兆，也不是灵魂对不

可改变的往事的徒劳干预。相反，悔恨“是灵魂自我治愈的一种形式，甚至是重新恢复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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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力量的唯一途径。”[7]

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之存在始终有三个时间维度：背依过去，体验现在，期待未来。过

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方面通过时间之维统一于个体的生命之流。如前所述，人之不同于动

物，就在于人是反思性存在，人居于现在，回首过去，向往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对人

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过去在个体生命之流中，对个体生命意义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影

响。而过去发生影响是通过人之悔恨来实现的。“懊悔行为事实上渗透到个体生命的过去之

域，并有效地介入到其中。它其实消除了道德上的无价值和有关行为的‘恶’之价值特征，

解除了由这种恶向一切方向扩散的罪过压力”。[8]所以，悔恨是对耻感的克服，是知耻的进

一步内化。那么，悔恨何由产生？由于人之二重性，即现实与完满之间的距离，只有当个体

意识到自己的自负无法企及绝对善，重新把自我归于其应该的位置，人之悔恨之心由此产生。 

悔恨并不是无意义的，人之生命也并非一成不变。正是悔恨改变着这些不可改变的东西，

并以新的方式对主体的生命历程发生影响。悔恨使人“摆脱过去的生命之中的罪过和邪恶所

具有的持续不断和源源而来的冲击力，摆脱懊悔之前牢不可破的效应关联，它始终从旧的罪

过中繁衍出新的罪过，使罪过的压力像雪崩一样急速增长。不是被懊悔的罪过，而只是未曾

懊悔的罪过对生命的未来构成了决定性的阻力。懊悔斩除了罪过赖以继续肆虐的要害。它将

罪过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罪过行为之根从个体的生命中心驱逐出去，以此促成了一种新的生命

系列的自由和自发的开端——像处女一般纯洁的开端。正是由于懊悔行动，位格才不再受束

缚，于是，新的生命系列终于能够从这种位格的中心崭露出来。所以，懊悔使人在德性上恢

复青春。”[9]悔恨是一种否定，它使人意识到自身过去行为之欠缺，并且使过去这种行为之

不完满，或者使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嘎然而止。悔恨“彻底消灭并根除作为罪行在人的灵魂中

的后续作用和罪过，并以此断绝了新的罪行和新的罪过的无限繁衍。”“懊悔是德性世界的强

大的自我再生力，它抗拒着德性世界的不断衰亡。”[10]

悔恨并不仅仅是破坏，也不仅仅是毁灭，它同时也是为了创造。懊恨并不仅仅是为自身

过去行为而陷于深深的自责当中，如果悔恨仅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自责，只是这种所谓的

否定，悔恨也就无法凸显其在整个道德主体生成中的枢纽作用。它是知耻与明荣之间的中介

与过渡，是一个中间环节。尽管它只是一种否定性的情感，但它却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这

一环节，主体无法对自身进行理性的反思，也无法更明确、更有效地引导自己的未来行为。

懊恨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着眼于未来。“懊悔不仅仅具有否定的谴责性作用，它也具有肯定

的解放性的建构作用。”“懊悔以其泪眼回顾，但却欣喜而强烈地致力于未来、更新和从德性

的死亡中解放出来”。[11]悔恨是种自责，但如果它仅仅是自责，那么悔恨也就无法起到自身

所应有的作用，也就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既是对耻感的克服，是知耻的进一步深化，同

时也是明荣的前提与关键，无悔恨之心，也就没有知耻而后勇的这种勇气，也无以明了善之

为善是何物。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何以从悔恨走向尚荣，何以自觉自愿地践履

善行？答案就在悔恨当中。这就是说悔恨并不仅仅是否定，它同时还是建构，悔恨自身中包

含着人自觉向善的种子。我们通常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说“放下屠刀”是由

知耻而引起，那么是什么促使一个人“立地成佛”，具有了向善之心？当然是人的懊悔之心、

悔过之心，是对自身过去行为、对自己的反躬自省。向善之心以及行为不可能离开悔恨，也

不可能把悔恨当做一个多余物一样而弃之不顾。“它们仿佛自发地产生于懊悔。因为它们只

是灵魂的自然活动的成果。这颗灵魂沉浸于自身，已经摆脱罪过，重新获得自身并恢复了自

己固有的主权。‘向善的决意’越是不曾在懊悔过程被拟定，它最张 终就越是有力地自发地

从懊悔中涌现出来”。[12]人在悔恨当中获得了新的自由，获得了向善的决心与力量。在悔恨

过程中，人们对自己应当何为获得更为完整而清晰的认识。“在懊悔行动中，在其连续的运

动过程中，一种更高的理想主义的生存作为一种个体可能的生存出现在眼前：精神生命的层

次有可能获得一种建立在聚集之上的提高，以致个体现在发现整个过去的自我状态不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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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悔恨的价值不仅仅是总结过去，它同时还在于对主体未来的行为与愿望具有改善与

指引作用。“如果未曾实施的向善的决心不是以真诚的懊悔为先导，那么，它们几乎总是使

人陷于极度自卑”，使人们继续维持从前的内心痛苦状态。[14]

人们从行为悔恨走向存在悔恨。所谓行为悔恨指人们对自身行为欠缺的某种心理体验与

反思；而存在悔恨则因对某个行为的反思而对生命意义的反躬自省，意识到自己生命流中的

某种欠缺。在从行为悔恨走向存在悔恨中，人们越能够体察到自身欠缺的根源，并且将这种

欠缺从自我中驱逐，从而使个体获得新的自我。悔恨“越是由某个具体行为带来的痛苦演变

为那种彻底的‘心灵悔恨’，它本身具有的重生力量将由此再造一颗‘新心’和一个‘新人’。

就此而言，懊悔具有真正的皈依忏悔的特征，它从获得新的向善的决心开始，通过更深刻的

观念改变，最终发展到真正的观念转化——‘重生’。” “只有当懊悔不仅在属于自然秩序

的免罪意义中，而且在一种形而上的宗教性的世界关联中为人所体验时，才获得了其完整意

义，赢得了自己的完整语言。只有当它不再仅只涉及恶，也涉及上帝眼中那种名叫罪的恶，

它才获得了自己的完整意义。”[15]通过悔恨，造就了我们的优美灵魂，使我们获得了凤凰涅

磐重生，使人们欣喜地转向未来。 

在悔恨当中，人们完成了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问，获得了对生活真谛的体悟。但现代性

社会，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这种自我反思的空间日益被压缩，人们既无法对生命意义进行

合理追问，就只好转而把力量投向外物。“现代人几乎不再感觉到、但因此危害更大的罪过

上自我欺骗；现代人靠无止境的工作来自我欺骗；或者通过投入纯粹享乐的感官感受世界来

自我欺骗；现代人追求永远暂时的自然生命，这种生命将任何生命意义自动推延，把意义搁

置到死亡、未来中，或‘下一次’再说”。[16]这也是现代人的尴尬之处，因为现代社会的质

变而带来的价值的颠覆。在工作中、在感官剌激和感官享受中，人们忘却了对生命永恒意义

的追问，而只关注当下，忘却照顾人“心”，而只是关注人自己的“身体”。这种转化是人身

上的弃恶向善之心的失落，也使悔恨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三、 明荣：道德感之萌发 

人因其拥有知耻之心，而幡然悔悟。伴随着强烈的悔悟之心，一个人才会深刻地认识到

行为之耻，才会真正地体悟到正确的行为价值。如前所述，荣与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荣是

对某一价值的肯定，而辱则是对某一价值的否定。[17]知耻、悔恨、明荣则说明了主体如何

经过这一特殊的心路历程，实现对某一行为价值的本真把握。 

羞耻不仅是人身体的遮蔽物，而且是人灵魂的天然罩衣。[18]羞耻是一种克制力，正是

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人才能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从而有助于实现个人的完满。羞耻心是人

类良知来源之一，或者说，羞耻心是人类善之根源。没有羞耻之心，没有对自身行为的这种

否定性的反思，没有对自己的理性反思，没有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观自照，也就没有个

体的完善。“正是羞感首先阻止并排除了高贵的生命与卑贱的生命相混合，从而间接地‘保

护’了性本能和生殖本能，使其尽可能在生物学上发挥最高效能。故就效果而言，只在羞感

有所损失和减轻，就必然意味着人的类型的退化。”[19]

舍勒曾区分了行为耻感与存在耻感、行为懊悔与存在懊悔。行为耻感与行为懊悔可在相

同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即是说对个体自身过去某一行为之欠缺的体悟。相应地，存在耻感与

存在懊悔也大体上可以在相同意义上来理解。存在懊悔是说在行为懊悔的基础了，进一步体

悟到人自身存在的不完满性，因为这种不完满，而成就了对完满人生的追求。所以，舍勒更

强调存在懊悔和存在耻感。存在耻感“是整个生物体及其最内在的生命对有关行为的一种反

抗，即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机体上的谴责。也许可以说，这种事后为自己感到害羞，以

及其次为自己的行为或某种特性感到害羞，构成了特殊的性良知本身，并以此构成了一个不

同于其他道德良知的活生生的法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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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是对主体道德行为社会价值所作出的社会评价与个人主观意向的一种肯定。具体地

说，其一，荣誉是德行的尺度。荣誉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肯定性评价，当人们获得荣誉时，

即意味着道德行为价值得到了证实，同时，他在内心会体验到人生目的与价值实现时的满足

感。洛克曾指出：“嘉赏或不悦、称赞或惩责，就是决定一般所谓德性或失德的一种尺度。

这些称、讥、毁、誉，借着人类底隐密的同意，在各种人类社会中、种族中、团体中，便建

立起一种尺度来，使人们按照当地的判断、格言和风尚，来毁誉各种行动。”[21]荣誉得以调

控人们道德行为的秘密，就在于隐藏于人内心深处的幸福感的认同。其二，荣誉是良心的呼

唤。荣誉是个人良心中知耻心、自尊心、自爱心的表现，是道德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价值的

自我意识。只有当主体宁愿作出牺牲、饱尝痛苦、承受不幸、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愿作出可

耻可辱、有损人格的行为时，才能说他对人生价值有了正确理解，对幸福有了深切领悟。人

的道德行为不是为了取悦于别人，有时也未必能使别人欢欣，此时他所作的只不过是求得一

种内心的平静、安宁、踏实。其三，荣誉是人生价值的昭示。由于荣誉是社会、他人及自我

对道德行为的肯定，这种肯定即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自我荣誉感是自我对人生价值的肯定。

个体荣誉不纯粹是个体的，是个体与社会的一种统一形式。 

耻感作为一种内在约束，是促使人向善的强大心理动力。斯宾诺莎在谈到羞耻时曾说到：

“羞耻正如怜悯一样，虽不是一种德性，但就其表示一个人因具有羞耻之情，而会产生过高

尚生活的愿望而言，亦可说是善的……因此，一个人对于他感到的羞耻，虽在他是一种痛苦，

但比起那毫无过高尚生活的愿望的无耻之人，终究是圆满多了。[22]马克思也曾说过：“……

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

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23]

然而，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他借助于内心良知所厌恶的与所赞扬的东西，始终离不开

他赖以生活的社会环境。换言之，荣辱是受到社会的规定。个人所耻、孜孜以求的不过是社

会在一定时期内所要求其成员应当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明荣，即是说通过这番

否定之否定，通过这种特殊的否定性的心理体验，个体才会更深刻地把握他所生活的社会所

要求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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